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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段羡菊、赵久龙

“重工”亦“重农”

　　苏南，狭义上指江苏省南部的苏州、无锡和
常州三市管辖地区。这里是乡镇企业的重要发
源地，也是当今中国制造业最强劲板块之一。
2020 年，苏州 GDP 超 2 万亿元、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稳居全国城市前三名，无锡人均 GDP
位居全国万亿级城市之首，常州的先进制造、创
新能力实力强劲，昆山、江阴、常熟等地县域经
济实力名列全国前茅。
  当年报道中提到“成批崛起”的小城镇，很
多已成为小城市，有的成为区域发展新“地标”，
不少乡镇已改为“街道”。这是城市化带来的时
代印记。
　　报道开篇提到，由于入夜灯火璀璨、商店密
集、厂房林立，“无锡县”的普通乡镇“堰桥”使外
来参观团以为到了无锡市。如今，无锡县已撤
销，堰桥镇划归惠山区，2006 年成为堰桥
街道。
  记者重访得知，这里的企业已发展至 2200
多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过 110 家。如
今，工业用地紧张，当地正竭力引导低效工业企
业退出，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张家港市塘桥镇在报道中占有一席之地。
记者重访了解到，20 世纪 90 年代这里曾是

“羊毛衫之都”，随处可见开往全国各地的大巴
车。此后，经历了羊毛衫产业外流转移的阵痛，
替代发展了纺织、电子、机电新能源等产业，如
今塘桥镇拥有 6 家上市公司，迎来重大发展机
遇。因为跨长江而来、从南通到上海的高铁途
经，设站于此，当地正在建设“高铁新区”，规划
智能“智”造区、创新门户区、文创体验区和老镇
提升区。
  2020 年，苏南各市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农业
占比数值，苏州不到 1% ，无锡刚过 1% ，常州
2.1%。根据 2021 年苏南各地发布的第七次人
口 普 查 公 告 ，城 镇 常 住 人 口 占 比 苏 州 为
81.72% ，无锡为 82.79% ，常州为 77.07% ，与
10 年前相比，三市城镇人口比重增幅均超过
10 个百分点。
  在重访过程中，记者也曾抱有不少外界人
士持有的念头：历经高速前进的工业化、城镇
化，农业会不会消失？是不是看不到村庄？是不
是没有多少农村工作可做？
  然而，事实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苏南对耕
地和乡村保护，确实曾面临严峻压力。按国际惯
例，土地开发强度的极限值为 30%，2013 年苏
南有的市已达 28%。苏南各地以强烈的忧患意
识遏制土地使用，打响了集约利用土地“保卫
战”。
  行走在苏南各地，虽然城镇、城市之间的距
离比中西部很多地区要短，但道路两旁却随处
可见田野村庄，白墙青瓦，“鱼米之乡”的风采常
见。二三产业体量巨大，第一产业比重逐步减
少，苏南对农业的保护、对农村的投入、对农民
的保障，却正在步步升级。
　　“上图入库、落地到户”，苏南划清城镇开发
边界以保护耕地，依托雄厚的经济实力加以保
护。苏州全市划定保护永久基本农田 254 万
亩，张家港市对稻田种植发放每亩每年 420 元
生态补偿费。无锡全市已投资建设了 80 多万
亩高标准农田，其中不少获得“两个 1 万元”投
入，即每亩 1 万元水利等基础设施投入、1 万元
智慧农业设施投入。
　　苏的繁体字“蘇”为“鱼米之乡”组合。“苏湖
熟、天下足”，记录着苏南传统农业的荣光。苏南

揽平畴沃野，依长江，拥太湖与阳澄湖，自然禀
赋优越，乡村文化底蕴深厚，而今身处人口超 2
亿的长三角地区腹心地带，农旅消费实力强劲。
新发展阶段，历经高速工业化、城镇化的苏南，
在城乡统筹和乡村振兴等战略引导下，对农业
的认知和保护，上升到新高度。
　　“只会在农村搞工业不算本事。”这句话体
现了苏南基层干部“重工”后“重农”的观念升
华。对于今天的苏南而言，农业不是盆景和点
缀，而是推进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苏州，农业被认为是珍贵的稀缺资源，
承担着涵养生态、传承传统文化、延续田园生活
的宝贵功能。”苏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洁
认为。

造“新型业态之乡”

　　如果对应前面三波中的“造”字，近年来苏
南农村新浪潮，可以用什么词来定义？
　　重访中，记者不断向新农人、基层干部和专
家学者求教这一问题。投身于乡村一线的他们给
予热烈响应，从不同的角度抛出想法。有的说“造
富”，有的说“造智”，有的说“造最美窗口”，有的说

“造乡村文明”……总体而言，“造乡”是认同度较
高、被认为体现了苏南近年来乡村建设热潮和反
映苏南乡村振兴大势的一个“高频词”。
　　让人耳目一新的“新型业态”，正登陆苏南
农村的时代舞台。这首先体现于农民的生产方
式发生了变化。记者访问了当年报道中“80 年
代作为苏南小城镇建设第一个样板”的常熟市
碧溪镇。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农村工业化
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这里农民洗脚进厂的生产
生活，被形容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亦工
又亦农，集体同富裕”。
　　记者在如今碧溪街道了解到的是，相当一
部分农民已经搬迁到城镇或村庄的集中居住点
居住，工农职业分工愈发清晰。进入工厂的苏南
农民，虽然很多户籍还在农村，但事实上已经成
为专业工人，基本不再从事农业。
  事实上，务农已成为相对专业的职业。在张
家港农业资源丰富的常阴沙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常北社区，全社区 2300 名劳动力中，绝大部分
进工厂当工人，只有 15 户家庭成为种田大户，
耕种集中流转的农地。务工的年轻人，很多生活
在城区或城镇。
　　苏南农业机械化步伐较快，近年来兴起“智
慧农业”，更是颠覆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
耕种方式。张家港市被列为首批国家数字乡村
试点地区之一，金秋时节，走进常阴沙现代农业
示范园区，在通过卫星遥感技术生成的“热力
图”上，2.5 万余亩水稻长势一目了然。从发现病
虫害到农业保险数据勘察，过去靠人力，往往滞
后，现在能够即时获取数据、采取应对措施。有
了“数字化”加持，当地特色农产品“触电上网”，
园区农民收入普遍比本市其他地方农民高
30%。
　　令人惊喜的是，“新型业态”加速城乡资
源融合，形成新经营模式。在无锡市锡山区山
联村小湾里，有一些空置或利用率不高的农
房，水云居·小湾里民宿项目负责人姚燕敏以
每年每栋 2.5 万元租金租下 26 户人家的房
子，装修成 37 间客房。20 年租期满后，农民
可以收回房子，也可以续租。这里吸引了车程
约 2 小时的众多上海客人，住房常需提前预
订，其经营取得农民、投资者、游客和村集体

“四赢”的局面。
　　在苏州昆山市周庄镇祁浜村、无锡市惠山
区阳山镇桃源村，记者都见到了这种蓬勃发展
的民宿。宜兴市宜南山区已经形成“民宿集群”，

吴中区约 5000 农民直接或间接参与民宿产
业，吴江区民宿吸引了原在工厂的一批本地、
外地青年就业。在这里，强大的城市消费能
力、有志于乡村发展的投资者和农民的资产、
农村的资源形成互补。这种基于城乡资源自
由流动、平等交换的乡村振兴路径，是对传统
农业思维的突破，是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化。

造“现代田园之乡”

　　 27 年前的报道提到，“吴县的甪直镇是
这些小城镇中发展最快的佼佼者”。如今重
访，吴县大部分已改设吴中区，但甪直镇的名
字没变，以小桥、流水、老街、深巷构筑的古镇
形态没变，因为紧靠 1994 年实施启动的苏
州工业园区，全镇工业得到了飞跃发展。
  与此同时，这个镇依托湖泊河流、原始村
落，正在建设以乡村为依托的“国际慢城”。

“慢生活”，已成甪直镇吸引上海、苏州市民前
来休闲的“王牌”。
　　本世纪以来，苏南农村先后实施了新农
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改造
等重要举措。从 2017 年开始，苏南各地大力
推进彰显江南水乡风情的特色田园乡村建
设，普遍规划特色田园发展片区，派出驻村规
划师，改造农村人居环境，有的打破自然村、
行政村和乡镇行政籓篱，通过建设优美农村
公路把多个村庄连接起来，形成环形风光带。
记者见到了不止一处矗立在村庄、田野当中
的“观光塔”，侧面可感受苏南对田园风光与
生活的珍爱。
　　苏南正在构造一种可以称之为“现代田
园之乡”的生活方式。这不仅体现在甪直镇为
快节奏的都市人提供乡村“慢生活”的理念，
也体现于将现代都市生活引入到乡村。一些
停办的村办工厂装修后不断冒出的“俱乐部”

“咖啡馆”“氧吧餐厅”，是鲜明的例证。
　　弯弯的小河穿村而过，如箭在弦，开弦弓
村 因 此 获 名。但 人 们 更 熟 悉 她 另 一 个 名
字——— 江村。旧时江村，农耕、蚕桑业发达，因
费孝通先生调研写下《江村经济》闻名中外，
成为“江村”。就在“费孝通江村纪念馆”旁边，
前不久改建农房新开了一家“江村 Club”，在
此可喝咖啡、品茶、会友。在乡村茶馆喝早茶，
到“田园餐吧”喝啤酒，吸引了很多人前往苏
南乡村休闲度假。
　　赶到村外看场露天电影，到集镇上的书
摊租书或新华书店蹭书，到县文化馆参加文
艺活动，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的乡村体
验。在如今的苏南农村，乡村两级出现“电影
院、文化馆、图书馆”文化公共设施“三多”现
象，乡村的泥土芳香里增添了现代文明气息。
　　位于宜兴市宜南山区的善卷村，新建一
座“乡村公益影院”。江阴市山泉村老年活动
中心设有小剧院，村民可以定期欣赏企业家
赞助的评弹、说书表演。
  75 岁的村民江同贤说，每逢表演时刻，
常有外村的亲戚赶来观看，就像过节一样。在
张家港市塘桥镇文化馆，村民既可以置身多
个项目的表演房学习艺术，也可以欣赏少数
民族历史和摄影作品展览。
　　来开弦弓村做村庄规划的上海设计师
张文轩，更喜欢居住在村里。在他看来，开弦
弓村已经不只是具有山水、人情之美的传统
村落，而是既能够使生活节奏慢下来、又富
有都市现代气息的“生活社区”。过去的乡村
建设规划疏忽了在村居民的公共交流和文
化生活，在物质生活丰富之后，乡村交流成
为精神生活的“刚需”，也是年轻人特别盼

望的。

造“阳光治理之乡”

　　紧靠长江的无锡江阴市，是当年报道关
注的地方。在江阴市璜土村，每个月召开一次
村民代表大会，60 多位代表对村里项目建设
进行表决，表决器上有赞成、反对和弃权三个
按钮，结果直接显示在屏幕上，过程也会被
记录。
　　回到本世纪头十年，苏南一些村庄经历
了一段村务混乱的时期。有的村集体“三资”

（资金、资产、资源）管理混乱、集体资产流失、
村民来信来访增加、人心涣散。苏南各级党委
政府普遍要求村两委必须强化民主监督，各
村集体“三资”管理重大事项，应及时召开村
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实行民主决策、民主
管理、民主监督。
　　在江阴市璜土村，村民只要打开电视机，
通过村有线电视系统，“大到一项工程、小到
一张接待菜单”都在眼前。江阴市山泉村公开
村务方式，则是每个季度给村民发一份“村务
财务公布表”。从土地使用、设施建设、年终分
配，到福利发放、物资采购，山泉村两委做出
的决策，都要由村民选举产生的 99 位村民
代表研究表决。
　　张家港市永联村建了“村民议事厅”。记
者看到，里面设有 200 多个座位，中间是村
民代表讨论公共事务的场所，旁边众多座位
提供给旁听村民。厅内墙上还装有 LED 屏，
方便村民实时收看。近年来，20 多项村规民
约在这个议事厅讨论出炉。在无锡，几乎每个
村庄都辟有专门场所作为村民协商议事
之地。
　　宜兴市张渚镇五洞村两委发动村里的
企业经营者和其他人士捐款 1118 万元，成
立慈善基金，已经惠及全村 200 多户家庭，
村民向记者直夸这件事“得民心”。村党总
支书记高国荣介绍其中的“经验之道”，就
是村两委对慈善资金分配不插手，而是由
村民代表大会牵头决定后，报慈善理事会
来审批。“透明分配激活了村民们乐心公益
的能量。”
　　走访苏南基层，村部门口除了村两委的
牌子，大多加挂了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牌
子。记者了解到，苏南村民对村务公开的关注
度高，不仅因为关系切身利益，多在本地就业
创业、有时间精力参与村务监督，而且还缘于
村集体资产改革激发了他们的“股东意识”。
继上世纪 90 年代对乡镇企业大规模改制，苏
南农村前些年又普遍推行了村集体经济股份
合作制改革。村集体经济由一度“人人有份、
人人没份”改变为现在“产权清晰、量化到
人”。
　　实践证明，推进村务公开的村，都尝到了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建设和谐村庄的甜头。山
泉村党委书记李全兴告诉记者，租用村里土
地的企业，过去上交费用人情因素重、标准不
一样，自从村里要求企业上交金额上墙公示
后，在未增加一家企业和一分用地的情况下，
村级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加约一千万元。璜
土村建设 8 座乡村旅游小木屋，市场价要 80
多万元，村干部带着村里的工匠干，花费省了
大半。
　　积极推进村务公开，推行“阳光治理”，永
联村、山泉村、璜土村、五洞村先后被评上“全
国文明村”。璜土村党委书记钱俊贤表示，“村
民信任就会跟着我们干，村里有了正气，就会
聚起人气和财气。”

造“共同富裕之乡”

　　苏南农村走向共同富裕铺下较好基础，
直接得益于遍布城乡的工业。“无锡县东升
村”出现于当年报道中，其中提到村工业公司
42 岁的总经理虞培明。在如今更名为无锡市
锡山区东港镇东升村，记者入村找到了已经
卸任多年、但仍在关注村务的老虞。
  69 岁的他，步伐矫健带着记者走访村里
的企业，据他介绍，村辖区企业从 1994 年 8
家发展到如今 75 家，大部分村民在本村工
厂就业，一个劳动力一年平均收入 10 多万
元，一户家庭如公公婆婆儿子儿媳四人进厂
工作，全家一年收入可达 40 多万元。“多年
来村内没有一个人犯罪。”他大声自豪地说。
　　越来越多的村民从种植和民宿产业中获
取收入。一个桃卖 15 元，最贵的单价超过
100 元，在“水蜜桃之乡”无锡市惠山区阳山
镇，从鲜桃、桃花胶、桃花茶到桃花酒、桃花
蜜，桃产品一体化经营业态初显。2020 年，
全镇桃产业链总产值超 15 亿元，迎来游客
超 200 万人次。吴中区甪直镇湖浜村村民沈
国勤将农房租给民宿企业，一年租金收入 7
万元，两口子在民宿企业打工每月收入合计
约 7000 元。66 岁的他兴奋告诉记者：“干到
70 岁就退休。”
　　苏南农村聚力走向“共同富裕”，也得益
于村集体经济的发达。苏南是乡镇企业的重
要发源地，很多村都办有乡镇企业，在经历了
大改制过程后，村集体经济虽然大多退出了
企业，但积累了资产、资金，又由于出租土地
或建标准厂房出租从而拥有不少收入。通过
多种形式持续运营，很多村集体资产实现了
保值增值。
　　江苏全省村均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
200 万元，消除了 18 万元以下低收入村。苏
南多地的村集体收入，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2020 年，无锡全市村均集体经济收入达
到 967 万元，较“十二五”末增长 37% ；张家
港全市 162 个村村均集体经济收入达 1249
万元，较上年增长 12.2% ，每年村级股份分
红和惠民福利支出超 4 亿元。
　　雄厚的集体经济实力，为增加村民收入、
扩张村民福利，提供了关键基础。江阴市山泉
村村级集体收入，从 2008 年的 1750 万元增
长到到 2020 年的 7000 万元，村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 8 万元。在化解村级债务 4700 万元
的同时，村集体净资产达到 6 亿元。他们用 3
年时间建成 161 幢 27 万平方米的山泉新村，
1250 户村民喜迁新居，并建成社区医疗卫生
服务中心、老年活动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村
里还投资 1.2 亿元改造建设污水处理厂。
　　村民江同贤给记者开了一份村集体给他
发放的长串“福利清单”，包括每年 7 次逢年
过节发放物资、重阳节发放 3000 元慰问金
等。除了从社保领取养老金收入外，他和村民
把承包的土地委托给村集体经营管理，每年
每人可获收入约 3000 元。
  宜兴市张渚镇善卷村为 70 岁以上老人
办起了公益食堂，村集体补贴大部分支出。年
逾八旬的冯秀兰、冯秀英姐妹告诉记者，免除
做饭菜的劳累，还可与老人们交流，是大好
事。说到农村老人可以领取标准逐步提升的
城乡居民养老金效果，有的农民笑言：“婆媳
矛盾也少了。”
　　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在苏南有一项指标
出现的频率很高——— 各地不仅乐意比地区生
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还互相在比“城乡居民收入比”，以此作
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衡量之一。
  2020 年，江苏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
到 2.19 ∶ 1 ，苏州市为 1.889 ∶ 1 ，常州市
为 1.87 ︰ 1 ，无锡市为 1.81 ∶ 1。苏南对走
向共同富裕有着渴求与使命感，在李全兴等
基层干部看来，不能“躺倒等帮扶”，共同富裕
不是“等靠要”更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共商共
建同奋斗，苏南理应闯出新路。
　　观察苏南农村在新发展阶段“造乡”的落
脚点，可以理解为“新型业态之乡”重在生产
方式，“现代田园之乡”重在生活方式，“阳光
治理之乡”重在治理方式，“共同富裕之乡”重
在分配方式。
　　“苏南人民的创造令人鼓舞，人们从这里
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希望。”27 年前的报道以
此赞叹结尾。今天，重访当年报道地，苏南乡
村的新萌芽、新气势，同样令人鼓舞、振奋。
  这是一片神奇而充满希望的土地。这里
的改革与创新，不仅出现在工业园、经开区，
也同样诞生于乡村、田野。这里不仅产出集成
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物联网，还产出
优质的大米、大闸蟹、现代田园生活和充满活
力的基层治理。
　　离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目标，苏南无疑还
有长路要走。如村级集体经济实力不均衡，新
增长点怎样挖掘？如何更多关爱外来打工者，
使之融入苏南城乡发展？如何传承发扬当年
农 村 改 革 勇 气 ，引 领 乡 村 振 兴 走 向 新 境
界……这些问题还待破解。
　　太湖水阔，长江浪宽。正在涌现的苏南农
村新浪潮，会如何重塑这片土地，带来怎样的

“新波”？

“造乡”：寻访苏南农村“第四波”
  “70 年代造田，80 年代造厂，

90 年代造城。”1994 年，年过七旬

的新华社原社长穆青以及原副社长

冯健、新华社江苏分社资深记者袁养

和，沿京杭大运河和沪宁铁路两侧采

访，写下通讯名篇《苏南农村第三

波》，生动描绘了苏南地区农村变革

的三次浪潮

  27 年过去，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重访报道中的部分苏南故地，寻访生

生不息的苏南农村新浪潮———“造

乡”：“新型业态之乡”重在生产方式，

“现代田园之乡”重在生活方式，“阳

光治理之乡”重在治理方式，“共同富

裕之乡”重在分配方式   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的开弦弓村，因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以该村为样本所调研著作的《江村经济》而闻名于世。这是 2020 年 10 月
17 日，村民在开弦弓村的河道中打捞杂物。                              新华社记者杨磊摄


